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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观《芦荡火种》，忆文牧老师
沈鸿鑫

最近， 上海沪剧团在上海大剧院再

度上演著名现代沪剧 《芦荡火种》， 由

优秀青年演员程臻、 钱思剑担纲。 我饶

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 不禁思潮翻滚。
剧情把我带回了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

场； 我也由此想起了 《芦荡火种》 剧本

的执笔者、 剧作家文牧先生。
文牧先生是我的老师。 我第一次见

到他， 还是在 1962 年的冬天。 那时我

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 我们几个同

学到当时的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 文牧

先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那天我们去见

文牧先生， 他瘦瘦的身材 ， 脸色略显

黝黑， 穿一件藏青的中式棉袄， 头上戴

一顶绒线帽， 说话细声慢语， 一口浓重

的上海本地话。
文牧老师做过申曲演员， 是在舞台

上跌打滚爬历练出来的剧作家。 他曾组

班演戏， 后来一边演戏 , 一边跟着学习

编排幕表戏。 1948 年开始在上艺沪剧团

兼任编剧， 1953 正式担任上海人民沪剧

团的专职编剧 。 解放初期 ， 他写作 了

《好儿女》 《罗汉钱》 《金黛莱》 《鸡毛

飞上天》 等多部剧作。 他执笔的 《罗汉

钱》 还被拍摄成影片， 影响遍及全国。
1958 年上海人民沪剧团根据报告

文学 《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

员的斗争纪实》， 集体改编创作 《芦荡

火种》， 由文牧执笔。 他们深入故事发

生的江南阳澄湖畔， 深入到剧中人物原

来的部队， 采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文

牧又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 他所

执笔的 《芦荡火种 》， 人物形象鲜活 ，
阿庆嫂、 胡传魁、 刁德一等人物栩栩如

生， 呼之欲出。 剧作洋溢着浓郁的江南

风 光 、 民 俗 风 情 和 沪 剧 的 剧 种 特 色 。
1960 年 1 月 27 日该剧在上海的共舞台

正式首演 ， 由丁是娥 、 解洪元 、 石 筱

英、 夏福麟等名角主演， 一举成功。 后

来又被改编成京剧 《沙家浜》， 更是风

靡全国 ， 阿庆嫂等成了家喻户 晓 的 人

物。 我在沪剧团实习的那段时间， 剧团

正好带了 《芦荡火种》 《战士在故乡》
等现代戏到农村、 部队演出， 我也随团

前往， 所到之处， 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为了让我们熟悉沪剧， 当时陈荣兰

团长让我们听一批沪剧的老唱片， 包括

滩簧时期的小戏、 开篇等。 文牧老师结

合这些给我们讲解沪剧的历史， 沪剧的

剧目， 沪剧的名家。 他讲一些剧目往往

对它的来龙去脉、 主要特色以及有关的

趣闻轶事， 娓娓道来， 听来非常有味。
比如说到 《小分理》， 他说滩簧戏一般比

较通俗， 但也有文词比较雅驯的， 《小
分理》 就是， 其中男女主人公属知识阶

层， 互称 “君家”、 “师姐”， 曲词亦颇有

文采， 相传是滩簧才子白秋荣整理的曲

本。 说到 《朱小天》， 他说这个曲目写一

赌徒押宝， 一钿着四钿， 每押一次增加

四倍， 从 4、 16、 64、 256， 层层递进，
到十八押， 数字为 68719476736 元， 共

11 位数。 演员要一一背出， 并一气呵成，
难度极高。 前辈施兰亭、 丁少兰、 王筱

新、 筱文滨均为拿手， 丁少兰还创造出

“倒轧账”， 就是后面由上述巨额数字再层

层递减， 直到原来的 1 元。 此曲目后成

为滩簧中 “四庭柱一正梁” 之一。
文牧老师 还 指 导 我 们 如 何 创 作 剧

本。 他说搞创作首先要注意生活积累，

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 他还强调写戏曲

剧本要注意戏曲化， 写沪剧剧本要沪剧

化。 他联系到 《罗汉钱》 的创作， 说原

作小说题目叫 《登记》， 写的是北方的

故事， 我们把它移到江南来， 融入了不

少江南的风俗和生活细节， 如看灯、 调

龙灯等 。 剧名也改成戏曲化的 《罗 汉

钱》， 还有意识运用一些沪剧传统表演

手法， 如 “链条箍” “如意头” “掠发

势” “拔鞋势” 等， 加上具有浓郁江南

风格的沪剧唱腔， 这样就打造成了一出

原汁原味的沪剧。
和我们讨论剧本的结构和语言问题

时， 文牧说李笠翁所言 “立主脑， 脱窠

臼， 密针线” 很有道理， 一个剧本主干

要鲜明， 主要人物、 主要情节要突出。
情节要新颖， 不落俗套。 结构要缜密，
前有铺垫， 后有呼应。 文牧老师批评我

们写的唱词， 要么太深奥， 要么太水，
淡而无味。 他说， 有人认为沪剧唱词只

要大白话就可以了， 其实这是误解。 沪

剧唱词要通俗、 生活化， 也要求生动、
有文采， 要求还是很高的。 要注意对生

活语言的提炼， 从民间的俗谚、 俚语以

及上海方言中的生动语言汲取营养。
晚年的文牧老师， 致力于沪剧史料

的搜集研究和沪剧志的编纂工作。 上世

纪 80 年代， 他参与筹备江、 浙、 沪滩

簧戏研讨与展演活动， 担任了 《上海沪

剧志》 的编委， 还热情参加 《中国戏曲

志·上海卷》《中国曲艺志·上海卷》 的编

纂工作 ， 不辞辛劳搜集资料 ， 执 笔 撰

稿， 对沪剧的史料钩沉、 史论研究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 代 ， 我 担 任 《中 国 曲 艺 志·上 海

卷》 的编辑部副主任， 我们约请文牧老

师撰写本滩、 锡滩的部分条目， 他欣然

允诺 。 他做事一向认真负责 ， 一 丝 不

苟， 由他撰写的条目有 《双买花》 《双
投河 》 《灯笼记 》 《借当局 》 《游 花

园 》 等 ， 他用蝇头小楷写在 方 格 稿 纸

上， 工整齐崭， 且语言精练， 非大手笔

不办。
上世纪 90 年代， 文牧先生已经患

病， 但仍笔耕不辍。 有一次他对我说：
“等我身体好一些， 真希望重返芦苇荡，
体验体验生活， 写一部 《芦荡火种》 的

续集， 以反映阳澄湖地区的新貌。” 可

惜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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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口才， 多米尼克不是做电视

主持人的绝配人选， 他说话没有水龙

头滔滔不绝的顺畅， 词语从大脑转到

舌头上 ， 他可不是个无须过渡的人 ，
相反他需要特别的紧张， 才能在艰难

的过道里将思想挤压到舌尖， 再翻转

并 不 太 灵 活 的 舌 头 把 话 语 送 进 麦 克

风。 这让他播讲时脸上不由自主地流

露出一丝窘迫 ， 像在逃避什么压迫 ，
这一丝无奈混同于俊秀男子的腼腆 ，
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木讷和温厚。 是这

表情为他赢得了观众， 尤其是女性观

众， 她们由于暗暗为他着急， 倒生出

怜爱之心。 影像自有一套对世事的注

解， 与现实的距离在无数双眼睛的操

纵下， 可以越走越远。
后来在荧屏上与他照面的人， 都

很难想 象 1978 年 之 前 的 他 。 那 一 年

之后， 在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晶体管

屏幕上， 他打着领结， 带着大波浪的

乌亮头发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 瘦长

平展的脸挂着晒足了太阳的古铜色 ，
黑眼睛既不大也不凹陷， 这倒让他看

起来有几分欧洲骑士的血脉， 那收紧

含 蓄 有 如 细 刀 削 切 过 的 半 个 亚 洲 面

孔， 相比一般人起伏夸张直往外溢的

线条， 少了些许放肆。 而这副容颜背

后的他， 远没有这般消停。
在这张画面被各种幕前幕后的力

量制造出来之前， 他还是个浪迹天下

的闲人， 喇叭裤、 花衬衫和蒙头遮脸

的长发是他的行头， 与后来荧屏上那

副发整面洁的绅士模样， 岔出不知几

许。 这个征战不息的种族在消费社会

到来时 ， 凭着男性服饰的花里胡哨 ，
开启了女性化的移变。 那时的布尔乔

亚子弟， 吃穿不愁再搭配点文艺细胞

的， 最时髦的青春消遣就是投身反叛

阵列， 一场精神解构以宽衣解带为破

门钥匙。 他这军中贵族子弟， 学了几

年哲学， 既没有经商头脑， 又与布尔

乔亚的铁杆职业———律师与法官格格

不入 ， 更不具行伍从军的身板意气 ，
挤入教书行列亦觉误人子弟， 人生目

的羞羞涩涩抱着琵琶不露面， 百无聊

赖。 由此时风送来了无所事事的天赐

良机， 整个社会正把刚刚到手的温饱

有余折换成游山玩水的兴致， 大半的

青春少年把从命运锦囊里赊来的闲情

逸致扑到旅途和美景之上。
他要走可不是三百公里、 几张留

影了事的 ， 所谓 “浪迹 ”， 既非苦心

志、 劳筋骨， 亦非改天换地， 而是挑

个说一不二的地方可着性儿浪荡。 人

啊， 不管怎么折腾， 逃不开自己的本

性， 心心念念与作殖民征服者的父辈

反着来， 轮到自己， 满世界犄角旮旯

去找的， 还是那份感觉， 只不过担当

是一根头发丝都嫌重的。
那年头， 符合这样要求的地方还

是一捞一把的， 理想的多在热带的岛

屿、 大山里。 气候理应是温热而阳光

充足的， 景色必定是未经工业化强暴

的， 穷要穷到掏出一个子儿就可以当

老爷， 吃喝住行有一群仆役， 靠着货

币强势 ， 住个三两年 ， 什么也不干 ，
荷包决不伤筋动骨。

虽说只是穷乡僻壤 ， 举 目 天 下 ，
符合条件的也非俯拾皆是。 这其实是

历史夹缝中闯出的一群 “江洋大盗 ”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最 后 一 次 地 理 大 发

现———他们挑中了世界屋脊脚下的尼

泊尔。 1972 年， 正处在叛逆冲刺阶段

的多米尼克落脚加德满都， 自此着迷

了一阵子 “东方哲学 ”， 其实就是山

洼里的人无奈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而认

命服输的借口， 却正对了理性主义撞

了南墙又被消费主义劫走了神圣的文

青的胃口。 在加德满都一栋土楼改装

的旅社， 他在香炉和大麻的云山雾罩

里， 过起了一生最消停的日子。 两层

土楼里全是与他一个范式的青年， 伴

着蜂群一般嘤嘤嗡嗡的本地侍者， 客

栈老板却并非土著 ， 娇子们浪归浪 ，
命 运 的 一 粒 面 包 屑 都 不 会 让 土 人 攥

着， 早有同胞用一口鸟食买下了楼。
然 而 新 鲜 感 是 人 最 不 忠 诚 的 伙

伴。 半人半神的生活随着土著学坏变

精， 就像神龛被撤掉的木椟， 失了神

光异彩。 钱的调教速度是鞭子都赶不

上的， 直到命运掉转船头。
一 日 ， 土 楼 里 来 了 个 登 山 旅 行

团， 攀登爱好者占据了整个旅社的一

楼 ， 他在二楼露台上抽烟或读书时 ，

会看到一个披着浓密卷发的女人娴雅

的步态和让人着迷的脸盘。 他有点惊

异究竟是什么迷住了自己， 他也是曾

经沧海难为水的， 近一段时间甚至对

异性有些麻木， 他由此第一次感觉青

春已逝， 那家伙走得匆忙， 招呼都没

打。 但一时之下他并没有琢磨透那张

晒到象牙色并不太欧化的脸以哪些线

条和神情击中了自己 。 很多 年 以 后 ，
物非人逝， 他搬家清理旧照片， 在一

只已然发黄的信封里， 滑落出一张他

与她的合影 ， 他们站在一棵 大 树 前 ，
远山有座寺庙 ， 他左臂环着 她 的 肩 。
已步入晚年的他， 时隔那么久， 重见

永远定格的刹那， 才恍悟当年是什么

决定了眼睛的选择 ： 她与他 的 相 像 ！
她的脸就是他自己的脸朝完美的方向

迈进的那一小步。
为了接近 这 个 叫 娜 塔 莉 的 姑 娘 ，

1974 年 夏 天 ， 他 跟 着 登 山 者 进 了 大

山， 十几个白人玩家， 前后左右跟着

以此为食的土著向导， 矮小乌瘦的一

大群替代骡马为他们背负登山和露营

设备。 在海拔五千米的大本营， 他们

被恶劣天气困了十多天。 两人在这些

进退维谷的日子无比接近， 好像唯有

如此稀薄的空气才能让雌雄二体弃绝

他们的肉体只让至真至纯的哲学挤在

中间。 静谧的黄昏， 望着被落霞燃赤

的珠峰 ， 他问她那上面究竟 有 什 么 。
他知道自己的登山之路到此为止， 寻

思若为见人所未见往上爬， 颇需傻气，
甚至有些无聊的做作。 他接着补充了

一句， 从哲学意义上讲， 人只有两种

境界： 求生和求死。 他以为她会跟他

描述上面的美景， 那是俗人证明自己

不俗能赊来的最大一笔欠债。 不想娜

塔莉说你实际已有答案， 那是一个最

接近死亡的高度， 是被推到极限的死

亡边缘， 所有的苦痛就为了那一瞬间

与死亡面对面的寂静和孤绝。
弓与弦只在某一点上弹出美妙的

音乐， 偏离一点点就变成噪音， 在他

与女人迅速变成噪音的关系中， 娜塔

莉有如穿透他灵魂的旋律， 不偏不倚

与他落在弓与弦至妙的那一点———她

是他自己心高气远却既无意志也无胆

魄抵达的另一头。 登山归来， 娜塔莉

搬进了他的小套间。 这女子最让多米

尼克欲罢不能的是其银行世家的出身

与全然缺席的物欲， 在学哲学钻生命

牛角尖的人眼里， 那是一种比登上珠

峰与死亡直接对话还要纯粹 的 状 态 ，
丝毫不带这个世界的味道， 像是前世

修来的， 又像是与命运卷裹不了的力

量签定了什么契约。 那份纯粹让她的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奉献的魅力， 比单

纯来自娇柔或性感的美多了几许不易

被眼睛识破的妩媚。
他就沉溺在这难以言表的妩媚里，

追随娜塔莉从恒河到湄公河走了一圈。
在热带蚱蜢般繁殖的稠密人群里， 他

第一次依稀看到世上百分之九十九随

波逐流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 和

百分之一将世界纳入自己意 愿 的 人 ，
娜塔莉应该就在这后一群人里。

1975 年秋冬交割之际， 加德满都

的无业游民生活在他眼里已然尽失目

的， 这个与他熟悉的天地反着来的世

界， 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逃脱的努力

一钱不值。 他打算把自己这艘沉船拴

到娜塔莉温柔臂膀提供的港湾， 遂向

她求了婚， 并决定与她一起打道回府。
临行前， 她去了一趟泰国， 说是十天

半月的一个小任务， 让他耐心等待。
他等了一个月， 等来了她在曼谷

香消玉殒的噩耗。 1975 年圣诞前夕他

黯然神伤返回巴黎。 这起将他生命一

截两段的大变故， 风卷残云将他寻欢

撒野的浪荡岁月送到了九霄云外， 这

女人好像是上帝派来押解他转回人生

既 定 轨 道 的 。 他 剪 短 头 发 ， 脱 去 粗

衫， 在乔治五世大街量身定制了埃及

长绒棉衬衫和美利奴细羊毛套服， 打

上丝织领带， 别上银错金袖扣， 在娜

塔莉家族的引荐下， 走进了这家最大

私人电视台 。 谁都说这是浪 子 回 头 ，
而实际上头是回不去的， 任何一场社

会梦游， 让人逃开寻常位置， 做着不

知在做什么的事， 都是有代价的。 但

他并不知道， 在以后的岁月， 他也没

有意识到。 他更不知道娜塔莉并不是

死于曼谷街头， 而是越柬边境。 这个

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女人， 闯入他的生

命与走出去一样突兀， 并且带走了所

有秘密。

音乐 1927 年叙事
———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诞生

洛 秦

1927 年对于音乐而言 ， 是一个非

同寻常的年份———它几乎奠定了中国近

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原动

力， 因为这一年， 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

院， 即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 正是由于

国立音乐院的诞生， 中国音乐迈入了现

代性的历程。
然而 ， 国立 音 乐 院 为 什 么 成 立 于

1927 年 ？ 这与创办人萧友梅的另一段

经历有关。 他于 1912 年前往德国留学，
1919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 1920 年 3 月搭乘 “南京” 号轮船，
绕道从美国回国。 当年 9 月， 应时任北

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之邀， 萧友梅担任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 究 会 导

师， 同时也在其他学校兼职。 之后， 萧

友梅曾先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

学提交报告， 提议成立独立建制的音乐

院， 并撰文 《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

望》， 将建立音乐院的事业提升到国家

与社会的责任、 科学与艺术的责任来看

待。 遗憾的是， 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1927 年 7 月 ， 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刘哲以 “音乐有伤风化” 为由， 下令取

消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其他学校的音

乐系科 。 这一刻 ， 萧友梅理想 的 “冬

眠 ” 被刘哲的无知与蛮横的命令 所 唤

醒 。 与其说萧友梅是被迫离开 北 京 大

学， 不如说他是毅然离开了北京。 在已

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

的大力支持下， 萧友梅作为政府 “音乐

院 筹 备 员 ” 前 往 上 海 ， 实 现 了 其 宏

愿———国立音乐院正式建立。
为什么将音 乐 院 建 在 上 海 ？ 事 实

上， 萧友梅当时并不十分熟悉上海， 只

因为留学德国而两度途经。 然而， 1927
年 8 月前后， 即第三次抵达上海后的所

见所闻， 使得萧友梅确信上海将是建立

音乐院的必选之地。 他拜访了上海的各

界音乐家， 了解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

环境， 特别是一场音乐会给予其震撼。
他在 《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

感想》 中叙述：
当这个战云弥漫全国， 人民感受的

痛苦无可告诉的时候， 真教人千万想不
到在这个孜孜为利、 俗气不堪的上海租
界地方， 居然可以找到一种安慰灵魂的
圣药与一个极为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
会。 这不是好看的衣饰， 好吃的饭菜，
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厅所主办的大

乐音乐会 （symphony concert）。
事实上 ， 1927 年的上海已经是一

个相当丰富和成熟的音乐社会， 云集重

要的音乐人物 ， 诸如音乐教育 家 沈 心

工、 曾志忞、 李叔同、 吴梦非、 刘质平

等， 国乐演奏家郑觐文、 朱英、 卫仲乐

等 ， 中国流行音乐鼻祖 、 作曲 家 黎 锦

晖， 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位中国小提琴

家谭抒真 ， 上海工部局乐队指 挥 帕 器

（在其任职的长达 23 年的 “帕器时代”，
乐队声名远扬 ， 被誉为 “远东第一 ”）
及富华、 查哈罗夫、 阿甫夏洛穆夫、 齐

尔品等。 仅 1927 年的数据即可见上海

音乐活动繁盛之一斑： 上海学生联合会

在中央戏剧院开游艺会， 演出节目包括

上海艺术大学的钢琴独奏， 民国女子工

艺学校的 《三蝴蝶》， 启贤公学的 《明

月之夜》 等 28 个节目； 大同乐会在市

政厅举行 “古乐投壶大会”， 节目包括

《春江花月夜》 等三十余个节目； 意大

利歌剧院在上海兰心戏院演出 《托 斯

卡 》 《茶 花 女 》 《弄 臣 》 《阿 依 达 》
《塞尔维亚理发师》 《蝴蝶夫人 》 等 9
部歌剧； 中华歌舞团假中央大会堂及笑

舞台举行游艺大会， 由黎明晖等三十余

人参加演出 ， 表演节目包括 《明 月 之

夜》 《葡萄仙子》 等； 中华歌舞专门学

校举行歌舞大会， 上演节目有 《可怜的

秋香》 《葡萄仙子》 近十部； 中华音乐

会假中央大会堂举行粤曲大会， 有韩江

丝竹会、 中西音乐会、 中华音乐会表演

节 目 。 根 据 现 有 资 料 初 步 统 计 ， 仅

1921 年至 1927 年， 上海工部局管弦乐

队的 “冬季音乐会” 的场次就多达 229
场。 各类音乐会演出， 特别是在中国最

早出现的琴行、 唱片业、 电台广播、 音

乐出版、 舞厅， 以及大量营业性音乐学

校， 为上海催生了一个几乎与国际同步

的音乐商业市场。
上述几个方面已经充分显示了萧友

梅选择上海作为创办音乐院所在地的理

由。 简而言之， 上海的音乐社会不仅是

当时中国首屈一指， 而且是亚洲第一，
由此也被誉为 “东方巴黎”； 同时， 上

海已是中国的重镇 ， 1927 年 7 月被定

为 “特别市”， 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在此， 我们不得不提及和正视这样

一个事实 ， 1927 年的上海似乎有一个

远离政治的音乐社会 ， 主要存 在 于 租

界， 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在

这个特殊区域内的 “文化空间”。
为实现创办一所具国际水准的音乐

院的理想， 萧友梅不仅选择了上海， 更

是选择了法租界俄侨居住集中地区的陶

尔斐司路作为院址， 这是萧友梅深远的

考虑。 从史料可知， 国立音乐院建立之

后， 萧友梅聘请了很多外国音乐专家前

来任教， 特别是其中大量俄侨音乐家，
诸如查哈罗夫、 苏石林、 齐尔品都为国

立音乐院以及之后的国立音专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1927 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萧友

梅没法选择的 ， 甚至也不是任 何 一 个

人可以选择的———上海的国际化都市、
“十里洋场” 的租界， 特别是丰富多样

的音乐演绎 、 教育和商业社会 ， 早 在

1927 年之前就已经形成 。 但是 ， 国立

音乐院建于 1927 年， 那就是中国音乐

的 “时运” 和 “宿命”。 除了上述的历

史语境 、 音乐社会 ， 最为关键 的 就 是

以下的三个人物 ： 蔡元培 、 刘 哲 、 萧

友梅。
萧友梅弃政从教 （音乐教育） 的目

的是通过音乐教育这一 “改良” 路径来

救国兴国， 所以 1920 年回国当年就向政

府提出建立音乐院的提案， 但时机不到、
条件不够， 不能实现。 虽然萧友梅将北大

音乐传习所等同于 Conservatory of Music
（音乐院） 的中译名没有被通过 （1923
年 7 月， 他向北大评议会提出议案， 拟

将 “音乐传习所” 改名为 “音乐院”），
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 音乐传习所并不

是他理想中的音乐院。 所以， 在 1923 年

12 月 17 日出版的 《北京大学二十五周

年纪念刊》 上， 萧友梅发表了 《音乐传

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 向北大提出了三

点希望： 1） 定名音乐院， 2） 增加经费

和规模， 3） 建立管弦乐队。 虽然音乐传

习所的情况经努力有所改观， 但与日后

在上海建立的国立音乐院仍然是完全不

同的性质。 因此， 创办真正的音乐院始

终是萧友梅的愿望。 这是其一。
萧友梅在北大本不甚得志， 刘哲的

一纸命令则成了他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

一根导火线。 以北洋政府的无知， 今天

是刘哲， 明天可能是张哲、 李哲， 说不

定也同样会导致音乐传习所的停办。 这

是其二。
还有其三。 如果不是蔡元培当选为

大学院院长 ， 萧友梅完全可能 漂 流 各

地———天津、 广州， 不一定是上海， 中

国音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形。 为

什么国民政府、 蔡元培会请萧友梅来筹

办国立音乐院， 而不是当时已经开创出

一番音乐事业的刘天华、 黎锦晖或王光

祈等人？ 显然， 萧友梅的身份， 即留学

归来的作曲家、 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

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 有相似身份

的人在当时也并非萧友梅一人。
为解答这一问题， 我们的叙事要回

到 1906 年， 这一从此影响萧友梅一生

的年份。
那年， 萧友梅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

结识。 经孙中山介绍， 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 。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

任临时大总统， 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
月 3 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任命蔡元

培为教育总长， 19 日教育部正式成立，
当时 28 岁的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府秘

书员 。 之后不久 ， 由于孙中山 被 迫 辞

职， 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 蔡元培辞

去教育总长， 萧友梅离开中国前往德国

留 学 ， 选 择 了 “弃 政 从 学 ” 的 方 式 。
1920 年初 ， 萧友梅学成回国……从以

上的过程， 我们可以了解孙中山、 蔡元

培及国民政府对萧友梅的信任和重用。
萧友梅及其思想、 才华和特殊身份———
集留日留德的海归爱国理想主义者、 才

华横溢的音乐教育家、 具有丰富行政经

验的政府官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 以及

与孙中山、 蔡元培的深厚私人情谊， 给

予了他实现理想和承担重任的可能。 正

因此， 他才会在 11 月 27 日的开学典礼

上这么说：
“我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音乐院已

经有好几年了， 想不到在这种纷乱时局

之下竟能开办一个小规模的音乐院， 这

是何等可喜的现象！”

左： 部分

教职员工在校

门口的合影

右： 著名

音 乐 教 育 家 、
作曲家萧友梅

（1884-1940）


